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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诺奖评委会现场连线阿西莫格鲁，

幸运的是，电话接通了。
其实，在经济学奖中，阿西莫格鲁

常年是热门候选人，有人一上来就问
他，你预感到自己要得诺奖吗？

“诺奖不是一件你可以预期的事，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惊喜和莫大的荣
誉。”57岁的阿西莫格鲁郑重地回答。

经济繁荣有“密码”吗？至少在这三
位经济学家眼中，有一连串的影响因
子。

历史上，我们总能发现这样的“矛
盾”：地理位置相近的两国，收入差异却
很大；有的国家文化相近，为何有的国
家富，有的国家穷？

如今，各国的经济差距仍然很大，
并没有缩减的迹象。地理位置、文化、历
史因素，都会导致社会繁荣程度的差
异，但在这些经济学家眼中，更重要的
是制度。

阿西莫格鲁在经济学诸多领域建
树颇丰，尤其在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
学方面的研究，是目前经济学界最具有

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在他最著名的一本书《国家为什么

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中，通过大
量的历史案例和实证研究，阐述了制度
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提出了

“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的概念，
对国家贫富差距、经济发展差异等问题
给出了新的解释，在学术界讨论颇多。

诺奖评委现场举了个例子，三位得
主研究了人类长期历史，发现了财富的
倒转（reverse）现象。

在大航海和殖民时代来临之后，原
本相对更富裕的国家，比如墨西哥、秘
鲁，被迫实行了汲取性制度，大量百姓
财富被当权者掠夺，导致经济走向贫
穷；相反的是，殖民后建立了包容性制
度的国家，从原先的贫穷很快走向了富
裕，比如北美。

这样的实证性研究，已经产生了社
会影响。正如阿西莫格鲁说，制度更加
包容的国家，更容易走向富裕、产生技
术创新，相对保守的制度很难鼓励和包
容创新，这在许多国家都得到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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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诺奖，有点

“颠覆”常理。

过去，诺奖大多给

基础研究，是属于学院

派的狂欢，今年诺奖更

偏爱应用，更追赶潮

流。

物理奖颁出了最

不像物理的奖，翻遍物

理课本都找不到的人

工神经网络；化学奖给

了更像生物学的AI解

析蛋白质结构；而生理

与医学奖给了相当“小

众”的微小RNA。

面对不按套路出

牌的诺奖，10 月 14 日

颁出经济学奖，颁给了

制度和发展经济学的

学者，我们仍有惊喜，

但并不意外。

今年的经济学奖

给了三个人：达龙·阿

西莫格鲁、西蒙·约翰

逊和詹姆斯·鲁滨逊，

以表彰他们对制度如

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

荣的研究。

作为学界至高荣誉，诺奖该
给理论还是应用，人们争论已久：
理论是描述世界的基本规律，应
用能给世界带来改变，孰重孰轻？

不过，一向谨慎的诺奖，在颁
给一个重大理论之前，必须得到
证实，最好还有成熟的应用。

比如2017年物理学奖的引
力波，一经发现就石破天惊，证实
了百年前的广义相对论；2022年
的量子纠缠，从提出到验证，人们
等待了近50年，如今在信息领域
有了应用。

相比之下，经济学奖更加务
实，更喜欢跨学科的“融合菜”。

例如2018年的经济学奖，研
究了气候和经济的关联，2019年
颁给了减少贫困的研究，2022年
奖给了金融危机的应对之道，
2023年颁给女性劳动力的研究。

纵观这些议题，事关人类福
祉，多是实证研究，更重要的是，
它们对社会产生了真实的影响，
引导了创新和变革。

颁了超过半个世纪的经济学
奖，百花齐放之中，风向也在变：
有理论贡献和单一价值判断的经
济学家获奖在减少，更多的有公
共政策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获奖
了。

“经济学理论在20世纪 90
年代走向成熟，理论的大厦已经
铸成，要再添砖加瓦，就有些困
难，从理论转向实践，是很自然的
事。”曹和平说。

任何一门科学理论，走向了
成熟后，就会有这种现象。

像今年的物理和化学奖，都
被AI“拿下”，有人说，这背离了
诺奖颁给基础科学的本意，也有
人说，既然AI做了重大贡献，有
何不可？

一位中科院的教授对记者
说，这样颁奖完全是“情理之中”：
它符合诺奖的一贯规则，即同时
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重要创新，
二是解决了本领域的重大问题。

“在理论研究没有重大突破
的当下，诺奖颁奖给AI技术，本
身是一种鼓励，是希望对AI在基
础科学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该教
授说。

毕竟，诺奖是成果奖项，不是
人气比赛。不论是发现数万光年
外的黑洞，还是解码了蛋白质结
构，又或是发现了经济繁荣的密
码，诺奖一次次让我们心潮澎湃，
因为它代表人类的高水平智慧，
也让世界变得更好。

或许，今年诺奖的AI热，是
揭开了科学领域飞跃的一个序
章，也是人类走向巨大变革的序
幕。

就像马斯克说：“事实上，唯
一有意义去做的事，就是努力提
高全人类的智慧，为更高层次的
集体文明而努力一生，这就是活
着的意义。”

C 诺奖给理论还是应用？

揭秘诺贝尔经济学奖：

B
开奖的第一时间，记者连线了北京

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进行解读。
曹和平对阿西莫格鲁的印象是“文

章写得好，但是讲话讲得不太清晰，讲
课的体验不太好”。

“阿西莫格鲁用了一系列比较巧妙
的方法，在环境、资源和制度经济学方
面研究是最有创新性的。他今年得诺贝
尔奖，我觉得是他最大的贡献之一。”曹
和平说。

以前，人们很难给环境去“标定价
格”。比如说，假定北京大学有3平方公
里，和300米以上到500米的空间，那北
京大学的环境值多少钱？

环境和生态值多少钱？过去的经济
学是算不出来的，而阿西莫格鲁测算了
出来。

曹和平说，环境和生态这些因素，
是对国民经济体系重要、又进不了市场
变量去度量的，他找到了一条解决的路

径。他对公共部门一系列的环境政策进
行定价，在给定条件的情况下，研究政
策的效应应该是多少。

同样，如果把制度作为一种资源的
话，也可以度量。这就把发展经济学的
二元结构、劳动力转移、经济社会结构
的研究推向了制度研究，又推向了基础
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这是他的一个贡
献。

举个简单的例子，两个国家，生态
一样、地理环境一样，比如古巴和哥斯
达黎加，资源差不多，纬度也差不多，但
经济发展的差距很远。

“这种制度不是我们过去经济学里
面讨论的制度。”曹和平说，比如说劳动
人事制度，比如说土地租赁制度这种

“小制度”，他们研究的是“大制度”，比
如说使用计划经济制度还是市场经济
制度，把它看作近乎于一种公共品，并
利用模型进行研究其社会影响。

北大教授：他给环境“标好了价格”

经济繁荣有“密码”吗？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给
了三个人：达龙·阿西莫格鲁、
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鲁滨
逊，以表彰他们对制度如何形
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的研究。


